
语言的产生
   

语言，是人类所特有的用来表情达意，交流思想的工具，是一种特殊的
社会现象。语言由语音、词汇和语法构成一定的系统，它一般包括其书面形
式，但在与“文字”并举时，则单指口语而言。
那么语言是在什么时期产生又是怎样产生的呢？关于这个问题，现在还
没有一个大家都认可的十分确定的结论，或者说还是一个谜。人类有文字可
查的语言材料大约只有 4000 年左右。这之前人类语言是怎么回事，人们几乎
一点都不知道。现在关于语言起源的各种说法，都是一些假说。有人认为语
言起源于表达感情的感叹词；有人认为起源于像现在“劳动号子”似的喊叫；
有人认为起源于对自然界的风声、雨声、鸟兽叫声等各种自然声音的模仿；
有人认为起源于发声的舌头动作和手势；也有人认为起源于原始仪式中的赞
歌。各种假说，不一而足。
马克思主义认为，劳动创造了人类，也创造了人类语言。原始人类在劳
动当中逐步使发音器官和大脑思维发达起来，从而为会说话创造了必需的生
理物质条件。其次，原始人的劳动大多是群体协作，这就需要某种信息，如
手势或声音，把一群人的动作统一协调起来。其中的声音信息，哪怕很简单、
很粗糙，也就是人类最初的语言了。这种语言究竟是什么形态，现在人们已
经无从考察。但一般来说可以作出这样大致正确的推测：一是这些语言有某
种特定的声音；二是这些特定的声音有一定意义，这些意义可以心领神会。



十大语系
   

地球上的人类语言五花八门，种类繁多。据有关专家新近统计，全世界
有 5651 种语言。但大部分语言学家确认已知的语言实际上最多只有 4200 种
左右。其中大多数语言没有相应的文字。
现在的世界语言，可分为下列十大语系：一是汉藏语系，包括汉语、藏
语、泰语、老挝语等；二是印欧语系，包括印度语、波斯语、俄语、英语、
德语、意大利语、希腊语等；三是乌拉尔语系，包括芬兰语、匈牙利语等；
四是阿尔泰语系，包括土耳其语、哈萨克语、维吾尔语、蒙古语、满语等；
五是闪——含语系，包括阿拉伯语，索马里语等；六是伊比利亚—高加索语
系，包括格鲁吉亚语，车臣语等；七是达罗毗茶语系，主要分布在印度和锡
兰境内；八是马来—玻里尼西亚语系，包括马来语，我国台湾的高山语、新
西兰东部的毛利语和夏威夷语等；九是南亚语系，包括高棉语，我国云南的
佧佤语、布朗语、崩龙语等。此外，还有非洲苏丹、美洲印第安诸语言。至
于越南语、朝鲜语、日语的系属，尚不很清楚。所谓语系，是依照语言的亲
属关系所分出来的最大的类。同一语系之下，还可按其远近，分成若干语族；
语族之下，再分出若干语群。



现代人发明的世界语
   

全世界有十大语系，4000 多种语言。这一方面使人类的语言王国呈现出
万紫千红、争奇斗艳的绚丽景象，为人类生活增添了丰富的色彩，创造了千
姿百态的语言奇观；另一方面，各种不同的语言又为各民族人民之间交往造
成了巨大的语言障碍，各种语言之间只有借助翻译才能对话。而且即使是最
好的翻译，也会使两种语言的交流打折扣，部分失去其原汁原味。于是随着
工业革命带来的人类广泛而密切的交往，从 17 世纪开始，就有许多人开始了
一种人类语言的新探险——创造一种地球上人人都能懂而且容易懂的通用标
准语言。在这次伟大的语言探险活动中，有几百种探险方案都流产了，只有
一个人成功了，他就是波兰人柴门霍夫（1859—1917 年）。由他呕心沥血创
制的世界语，是最理想的、最有影响的一种。现在通常所指的世界语，就是
指柴氏创造的世界语。
柴门霍夫在中学时代就树立了创立世界语的理想，并于中学毕业时拟定
了一种国际语方案，这个方案被命令他去学医的父亲烧掉了。于是他重新设
计，于 1887 年发表国际语新方案。1905 年举行的第一次国际世界语大会，
把他的《世界语的基础》这部语言奇书，确定为世界语准则。
世界语以拼音文字为书面形式，共有 28 个字母。一符一音，一音一符，
语音形式和书写形式一致，词的重音一律固定在倒数第二个音节上，语法规
则只有简单明了容易掌握的 16 条。它的词汇主要由欧洲大部分国家语言中较
通用的词组成，词根主要采自印欧语系。
世界语创立以来，不仅用它翻译了大量世界名著，而且直接用它写出了
大量作品。现在世界上有 1000 多万人懂世界语。世界语于 1906 年前后传入
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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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范统一的普通话
   

在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中国，有 7大类汉语方言和 50 多种少数民族语
言。其中的 7大类汉语方言，真是南腔北调。尽管方言有浓厚的乡音乡情和
趣味性，但毕竟也妨碍交往。而普通话，不仅可以克服不同方言之间的障碍，
而且可以使祖国语言更规范，更统一，更纯洁、健康和优美，也更方便和实
用。
普通话是汉民族的共同语，它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北京地方土音除
外），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为语法规范。普通话
词汇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同时淘汰掉一些不规范的词语，如山东等地的“妞
儿”（姑娘），山西等地的“婆姨”（妻子），吉林、黑龙江等地的“丫头
蛋子”（小姑娘），北京的“老爷儿”（太阳）等等。淘汰掉这类不规范的
太土俗的词语，普通话在词汇方面才会既丰富多彩又纯洁而统一。
鲁迅、茅盾、郭沫若、老舍、冰心、叶圣陶等文学语言大师的经典性现
代白话作品，是普通话的语法规范。但用做语法规范的，必须是这些经典性
白话文中的“一般用例”，即通例，不包括个别作家、作品，个别的遣词造
句规则。至于古代白话文（如《水浒传》）以及文言文，更不能当做普通话
的语法规则。
普通话比文言通俗，比方言规范易懂，同日常生活语言一致，口头语言
和书面语言基本吻合。它是规范、通俗、纯洁、方便实用的优美语言。学校
必须用普通话教学，公民要自觉学习和使用普通话。人人要为推广和普及普
通话而努力。



林林总总的汉语方言
   

汉语方言是和普通话相对而言的。它有着悠久的历史，复杂的形态，以
及曲折的演变过程。各种汉语方言之间的差异往往相当之大，比如北方人听
客家话，厦门话，或上海话，差不多像听外语一样瞠目结舌，莫名其妙。
尽管汉语方言是不规范的，要逐步向普通话发展，但它又是实际生活中
使用频率很高的活生生的语言。而且，方言对文学艺术用品来说有特殊的艺
术作用，很多地方民间艺术，都有浓厚的方言色彩。比如黄梅戏、越剧、豫
剧等地方戏曲剧种；又如上海滑稽戏、苏州评弹、山东快书、东北二人转等
等。现代某些戏剧小品，也大量运用方言，可以增加文艺作品的地域文化特
色。所以，不仅要重视和推广普通话，同时也要重视和研究汉语方言。
汉语方言是汉语的地方性演变，一般分为 7大类，即①北方话，②吴语，
③湘语，④赣语，⑤客家语，⑥粤语，⑦闽语。各种汉语方言之间的差异，
主要表现在语音、词汇、语法三个方面。语音差异是方言之间的最显著区别，
就像音乐唱腔的差异是各戏曲剧种之间首要的区别一样。每一种方言都有自
己特殊的自成规律的语音系统。例如，同北京话的语音相比，东北话中有的
该读阳平的字读为上声。如国（guó）读作（guǒ），毛（máo 被读成（mǎo）
等等。
汉语方言在词汇方面的差异也比较明显。往往同一事物，在不同地方就
有不同的名称和说法。如北京的“馄饨”，在四川叫“抄手”；东北人的“大
娘”，在山东等地叫“大妈”；“阿爹”在浙江嘉兴指父亲，而在苏州则指
祖父。
方言的语法差异主要表现在词序上。如东北人说“我不知道”，山东人
有时则说“我知不道”；北京话说“把书还你”，湘语则说“书把还你”。



历史悠久的文言
   

“文言”是与“白话”相对而言的。“文言”是指以我国先秦时代（春
秋战国时期）的口头语言为基础而形成的一种书面语言。“文言”在当初与
口语基本上是一致的。后来口语不断变化，而文言却越来越定型了。于是文
言与口语就分家了。虽然在文言定型化以后，也有接近口语的白话文出现在
文坛上，但是由官方大力提倡和文人广泛使用与推崇的文言，仍然居于正宗
的统治地位。中国自先秦以来到“五四”新文化运动之间的数千年中，那些
浩如烟海的经史子集，即大量的文化典籍，都是用文言写成的。随着封建时
代的终结，现代社会的到来，文言占统治地位的历史终于结束了。“五四”
新文化运动高举反对文言文、提倡白话文的大旗，把文言文送进了历史博物
馆，使白话文得到普遍的推广。
文言是中国古代汉语，它与现代汉语有很大差异。这些差异主要表现在
词汇和语法两个方面。首先是词汇方面的差异，如同一个词在文言文里是一
个意思，而在现代汉语中却是另一个意思。比如“走”这个词，在古汉语里
它的基本意义是“跑”，古代辞书《释名》说：“徐行曰步，疾行曰趋，疾
趋曰走。”这里对“走”的解释，就是现代汉语的“跑”；而现代汉语的“走”
大致相当于古汉语中的“步”。我们现在说的“走狗”，本来指跑得快的猎
狗；“走马看花”这个成语中的“走”字即是“跑”的意思。又如“狱”这
个词，在汉代以前的文言中，指官司、案件，而不是指监牢；当时把监牢叫
做“囹圄”。《左传·庄公十年》：“小大之狱，虽不能察，必以情。”其
中的“狱”字，就是官司、案件的意思。再者，随着时代的变迁，文言中的
许多词语已被淘汰了，而现代汉语中众多的新词汇，是古汉语中所没有的。
其次，是语法方面的差异。这方面差异也不小。比如，现代汉语的一般
词序主干结构是主语——谓语——宾语，而在古汉语中，宾语有时在一定条
件下要放在谓语前面。如苏轼《石钟山记》中“古之人不余欺也”（古人不
欺骗我）这句话，宾语“余”（我）放在了谓语“欺”的前面。这种“宾语
前置”的现象也残存在现代汉语的一些成语中，如“时不我待”（时间不等
待我们）。另外，文言中时常用名词作状语。如“嫂蛇行匍伏”，“蛇行”
是“像蛇一样地爬行”的意思。蛇是名词，作状语。还有名词用如动词作谓
语的，如“范增数目项王”中的“目”是“注目”、“注视”的意思，名词
“目”当动词用，充当谓语。
我国有历史悠久而光辉灿烂的古代文化，这份宝贵遗产大都是用文言记
载下来的，文言不愧是古代文化的保护神和卓越的使者。毛泽东说：“从孔
夫子到孙中山，都要很好地加以总结。”我们要批判继承古代文化，了解历
史知识，就要懂得文言，会读文言文。



明白如话的白话
   

中国古代书籍文献，特别是文学作品，除了主要的文言形式之外，还有
白话文。如写梁山泊英雄好汉故事的《水浒传》，写唐僧到西天取经故事的
《西游记》，以及被称为千古奇书的《红楼梦》，都是用白话写成的杰作。
这些白话作品，是现代汉语的直接源泉，是一笔宝贵的语言财富。
所谓白话，是以口语为基础的书面语。它包括古白话和现代白话。古白
话是在唐代、宋代兴起的一种书面语言。著名的宋代话本小说，元、明、清
三代的白话小说，以及元杂剧剧本、明清传奇剧本，还有唐代用来宣传佛教
经典和教义的特殊文体“变文”，都是用白话写成的。古白话的主要功用和
主要成就，体现在小说艺术和戏曲文学两大方面。此外，如在中国古代哲学
史上占据重要地位的宋代程朱理学，其主要著作也是用接近白话的语体文写
成的。
现代白话就是我们今天日常使用的书面语言。现代白话是在“五四”新
文化运动中经过文化革命和斗争而形成，并迅速发展起来的。绚丽多彩驰名
中外的中国现代文学作品，如鲁迅、茅盾的小说，郭沫若的诗、历史剧剧本，
冰心、张爱玲的散文，周作人、林语堂的小品文，曹禺的话剧剧本等等，都
是用现代白话文创作出来的作品。至于我们今天的各类文学作品、文章，也
都是白话文。
现代白话除了通俗易懂之外，还具有词汇丰富、语音优美，富于表现力
等许多特色。现代白话的词汇如恒河细沙，像灿烂星空，其中有鲜活的口头
语言，日常生活用语，有丰富多彩的成语，谚语，歇后语，行业术语，外来
语，以及富有时代感和生命力的新语汇。现代汉语拥有衡量某种语言是否发
达的大量近义词，从而使现代汉语具有很强的表现力，能够准确、鲜明、生
动地表达客观事物和思想感情。现代汉语大多以元音收尾，有四个声调，以
双音节词为主，听起来抑扬顿挫，铿锵悦耳，具有音乐性，语音相当优美，
有如歌唱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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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汉语的词类活用
   

汉语的词类划分，在上古就已经奠定了基础，如实词分为名词、动词、
形容词、数词等类。各类词在句子中充当的成分也有一定分工，如名词经常
用作主语、宾语、定语，动词经常用作谓语，形容词经常用作定语、状语和
谓语，数词经常用作定语等等。这些基本功能是古今相同的。
但在古汉语里，某些词可以活用，这大致包括以下几种情况：
一、使动用法指谓语动词具有“使宾语怎么样”的意思。如动词使动用
法：“项伯杀人，臣活之。”“活之”是“使之活”。形容词使动用法：“春
风又绿江南岸。”就是“春风又使江南岸绿”。名词使动用法：“夫子所谓
生死而肉骨也。”“生死”相当于“使死生”，即“使死者复生”；“肉骨”
相当于“使骨肉”，即“使白骨生肉”，也是使死者复生的意思。
二、意动用法 指谓语动词具有“认为（或以为）宾语怎么样”的意思。
如，形容词意动用法：“渔人甚异之。”“异之”是“认为它奇怪”的意思。
名词意动用法：“孟尝君客我。”“客我”是“以我为客”。
三、名词用如动词如：“驴不胜怒，蹄之。”“蹄之”是“（用蹄子）
踢之”的意思。又如：“草木畴生，禽兽群焉。”“群”是“群居的意思”。
再如“齐军既已过而西矣。”“西”是“往西去了”的意思。
四、名词用作状语现代汉语只有时间名词才能作状语，普通名词用作状
语的很少见。但在古汉语中，普通名词也可以用作状语。这是古汉语常见的
现象。如表示方位或处所：“河渭不足，北饮大泽。”“北”表示方位。“蜀
太宋以下郊迎。”“郊”即“郊外”，表示处所。“郊迎”，就是“在郊外
迎接”。表示工具或依据：“箕畚运于渤海之尾。”可译为“用箕备运到⋯⋯”。
又如：“失期，法当斩。”“法当斩”是“依法应杀头”的意思。表示对人
的态度：“齐将田忌善而客待之。”“客待之”是“像对待客人一样对待他”
的意思。表示比喻：“少时，一狼径去，其一犬坐于前。”“其一犬坐于前”，
是“其中一条狼像狗那样坐在前面”的意思。



汉语词序与名意
   

词序是词在句子中的排列顺序。在各类语言中，汉语词序比较严格，词
序不同，句子的意思就不同了。这是汉语的一大特点。汉语词在句中的次序
比较固定，从古到今变化也比较小。如主语在谓语前面，动词在宾语前面，
修饰语在被修饰语之前，古今都是一致的。
如汉语说“我吃饭”，意思很明白，如果说成“我饭吃”就不通、不明
白了，也不能说成“吃我饭”或“吃饭我”，但在其他语言中，如在俄语里，
词序可以排列成“吃饭我”称为“倒装句”。又如“妻子给丈夫倒茶”这句
话，在英语、俄语、拉丁语中，“妻子”和“丈夫”两个词无论哪个在前哪
个在后，意思都是一样的。但在汉语中，这两个词位置一颠倒，意思就完全
变了。
汉语词序有时顺序变了，虽然基本意思仍然没变，但语气，感情色彩，
表达意思的重心或语法结构有所改变。如“同学们下午看电影”也可以说成
“下午同学们看电影”。两句话意思是一样的，但后一句话强调出了看电影
的时间——“下午”。又如“我们在党的领导下奋勇前进”，和“在党的领
导下我们奋勇前进”是一个意思，但后一句话强调和突出了“党的领导”这
层重要意思，感情色彩也有所不同。
有时巧用词序变化，可以造成新奇的表达效果，增强文章和作品的说服
力、感染力、表现力。



古代汉语的特殊词序
   

古汉语同现代汉语的词序基本一致，但也有少数特殊的词序是现代汉语
所没有的。了解这些特殊词序，对读懂古文有一定帮助。
比如在先秦古籍中，最突出的特殊词序，是宾语在一定条件下要放在动
词前面，我们称之为“宾语前置”。“宾语前置”出现在以下三种条件下：
一、疑问代词作宾语。上古汉语的疑问代词“谁”、“何”、“奚”、
“安”等作宾语时，必须放在动词前面。例如，“臣实不才又谁敢怨？”“谁
敢怨”就是“敢怨谁”。又如：“彼且奚适也？”“奚适”就是“适奚（去
哪里）”。再如：“子归，何以报我？”“吾谁与为亲？”“何以报我”就
是“以何报我（用什么报答我）”“谁与为亲”就是“与谁为亲（和谁亲近）”。
先秦时期这种疑问代词宾语前置的格式是比较严格的，极少例外，而且一直
为后来写作古文的人所遵循。
二、否定句中代词作宾语。如：“邻国未吾亲也。”“我无尔诈，尔无
我虞。”“未吾亲”就是“未亲吾（不与我们友好）”，“无尔诈”是“无
诈尔（不欺骗你）”、“无我虞”是“无虞我（不欺骗我）”。在汉代以后
的文章中，否定句中代词作宾语已经后置，这反映了当时语言的实际情况，
至于仍然沿用先秦时代代词宾语前置的格式，主要为了仿古。
三、宾语用代词复指。这类宾语前置的特点是在宾语前置的同时，还要
在宾语后面用代词“是”或“之”也要放在动词前面。如：“秉国之均，四
方是维。”“四方是维”就是“维（保护）四方”。“率师以来，唯敌是求。”
“唯敌是求”就是“求敌”。现代汉语从古代吸收的成语里还有“唯利是图”，
“唯命是从”等，就是这种语言格式的残留。



掌握词语搭配的金钥匙
   

亲如兄弟——同义相合这是指同义词（也包括一些近义词）相互照应，
相互配合，从而增强语言的表达效果。
著名语言学家吕叔湘说过：“任何语言里真正是意义相同，用法相同，
连感情色彩和气派也相同的词是很少的。一般所谓‘同义词’实在是‘近义
词’，它们的意义是有差别的，尽管这种差别可能很细致。”比较看看和瞧
瞧、凝视和注视、可怜和不幸、轻薄和轻狂等等，都是一些同义词，我们把
这些同义词联合起来使用，就能起到相互补充、相互映衬的作用，就能避免
用词重复、单调和呆板等毛病。
王安石在一首诗里写道：“翛（xiāo）然一榻枕书卧，直到日斜骑马归。”
这是嘲笑状元沈文通没有什么学问，只知道躺在床上枕着书睡觉，直到太阳
西斜时才骑马回家。沈死后，王安石在他的墓碑上写了“公虽不常读书”几
个大字。有人在旁边看了说：“沈文通是个状元，这么写太过火了。”于是
王安石才把“读书”改为“视书”（不常看书）。“不常读书”和“不常看
书”是同义词，这样一改，用词上就比较准确了。
徐迟的报告文学《哥德巴赫猜想》中有这样一句：“熊庆来慧眼认罗庚，
华罗庚睿目识景润”。这里的“慧眼认”和“睿目识”是同义词，同义词与
同义词相互照应、配合，显得生动活泼，不呆板罗嗦。
同义词搭配妥当，还能加强语言的气势，增强语言的整齐美。比如杨朔
在《秋风萧瑟》中写道：“夜来枕上隐隐听见渤海湾潮声，清晨一开门，一
阵风迎面吹来，吹得人通体新鲜干爽。楼上有人说：‘啊，立秋了。’怪不
得西风透着新凉，不声不响闯到人间来了。”这里的“隐隐”与“不声不响”，
“新鲜干爽”与“透着新凉”都是同义词，利用这些同义词的照应、配合，
构成了语言的形式美。
祸里有福——反义相应《老子》里有“祸兮（xī），福之所倚；福兮，
祸之所伏”这句话。用现代的话来说就是：“灾祸啊，依存着幸福；幸福呵，
潜伏着灾祸。”可见，有很多生活现象是矛盾的，没有“祸”，就没有“福”；
没有“生”，也就没有“死”。把这些意义相反的词语搭配起来，使它们相
互照应，相反相成，就能准确地表现客观事物，比如冰心在《‘花洞’的生
活方式》中写道：“这种花洞的房子，外浅内深，前高后矮，冬暖夏凉。”
作者利用反义词“外”和“内”、“浅”和“深”、“前”和“后”、“高”
和“矮”的照应、配合。精练地描绘出了“花洞的房子”的形态状貌；又利
用“冬”和“夏”、“暖”和“凉”的照应配合，准确地说明了花洞房子的
特征。
《后汉书·朱浮传》里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东汉时的朱浮和彭宠，都
是汉光帝的将军，他俩都立过功劳。但彭宠目中无人，起兵造反。朱浮在给
彭宠的一封信中责问他，其中的两句话是：“凡举事无为亲厚者所痛，而为
见仇者所快！”意思是，做任何事情都别让自己人觉得痛心，而让敌人感到
高兴。这里的“亲”与“仇”、“痛”与“快”，都是反义词，利用反义词
相互映衬，就能深刻有力地揭示出事件所蕴含的思想意义。
反义词的照应、配合，在修辞上能构成一种“警策”。比如有人评论欧
阳修的《泷冈阡表》时，写了这样两句话：“泣鬼号神之笔，惊天动地之文。”
这里的“鬼”和“神”，“天”和“地”是两组反义词，作者将它们搭配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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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起，就把欧阳修文笔所产生的艺术效果表达出来了。
反义词连用，还可以表示正反对举，含有“举此两端以概其余”的意思。
比如朱自清在《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中，用“多少”来表示灯的数量，用
“明暗”来表示灯的亮度，用“精粗”来表示“彩苏”的质量，用“艳晦”
来表示“彩苏”的色彩，这些反义词对举，概括性很强，从而使语言达到了
简练、明确、突出的效果。
戴着相同帽子——同素相辅汉语词汇的丰富，是同它的构词格式灵活多
样分不开的。你看，同样一个“雄”字，可以合成“雄健”，可以组成“雄
伟”，还可以结合成“雄壮”。更有趣的是，有人把上面这些联合式中的“雄”
字叫词头，称为给它们头上戴着相同的帽子，而“雄”又是同素词。《儒林
外史》中有一段对话：“他是你的老师，你也该进城看看⋯⋯”；“多承老
爹相爱，说信与我。”作者特意选择“老师”、“老爹”等几个部分词素相
同的词，让它们相互照应、相互配合，这就叫同素相辅。
据说古时候有两个妇女为了争猫打官司，其中一个的状子写着这样几句
话：“若是儿（我）猫儿，即识儿猫儿；若不是儿猫儿，即不识儿猫儿。”
意思是，倘若这只猫是我的，它就认识我；倘若这只猫不是我的，它就不认
识我。暂且不论状子写得如何？就状子中出现的好几个同素词“儿”来说，
已经把这位妇女特别喜爱猫的感情表达出来了。
部分词素相同的成语也可以配合起来使用。比如《鲁迅全集》第三卷中
写道：“我独不解中国人何以于旧状况那么心平气和，于较新的机运就这么
疾首蹙额；于已成之局那么委曲求全，于初兴之事就这么求全责备？”在这
里，作者特意选用“委曲求全”和“求全责备”两个都有语素“求全”的成
语，它们之间相互配合，使语言明确简练，生动有力。
各有各的对象——同词相配同一个词在一句话或相连的词句中重复出现
时，必须注意这一个词同它相关的词是不是配合上。鲁迅先生的杂文《说（‘面
子’）》，其中谈到“面子”就是“脸”，后面的句子里又出现了“失了面
子”、“丢脸”、“不要脸”、“有面子”、“露脸”等相同的词语。但“失”
不能同“脸”搭配成“失脸”。可见，相同的词语虽然重复出现，但它配合
的对象并不一样。
理由在《高山与平原》中这样写道：“他那雪亮的‘顺风牌’小汽车照
常驶来驶去⋯⋯他一切‘顺风’，为什么要离开这里呢？不会的。”前一个
“顺风”，指的是数学家华罗庚小汽车的牌号；后一个“顺风”，指的是“顺
利”、“如意”、“称心如意”的意思。这里的同词相互配合，相互呼应，
大大加强了语言的鲜明性和生动性。又比如艾青的《大上海》中有这样一段：
“大上海，是一片建筑物的浪花，是千万种屋顶的浪花，是钢铁和水泥浇铸
成的浪花。是电力和火焰喷涌的浪花，是人声喧嚷的浪花，是永不退潮的浪
花。”作者连用了六个“浪花”，从不同角度抒发了自己对大上海的热爱之
情，大大增强了语言的感染力量。
“无晴”却“有情”——同音相关刘禹锡写过一首《竹枝词》，其中的
两句是“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晴”与“情”都是同音词。
从字面上看，作者是对“有晴”和“无晴”的说明，实际上是“有情”和“无
情”的比喻。这就表明，用同音词来暗示与其相关的事物或把声音相同的词
语搭配起来就叫同音相关。比如徐迟的《哥德巴赫猜想》中有这样的句子：
“正直的人成了政治的人”。这里把“正直”和“政治”搭配起来，构成谐



声双关，使词语显得风趣自然。又如“你们算了！”同学们答：“算了，算
了，算好了。”这里作者把“算了”，“算了”，“算了”，“算好了”几
个同音词搭配起来，使语言显示出一种滑稽美。
比翼双飞——叠音相协汉语里的许多叠音词，犹如一对对歌声婉转、比
翼高飞的黄鹏一样美丽动人。倘若能把它们搭配得当，就可以收到声情并茂
的艺术效果。比如刘白羽《歌唱李仁杰》中写道：“茫茫黑夜芬芳，闪闪灯
光宁静。”“茫茫”和“闪闪”都是叠音词，语言洗炼，富有形象性和音乐
美。又比如朱自清《荷塘月色》的一段：“曲曲折折的荷塘上面，弥望的是
田田的叶子。叶子出水很高，像亭亭的舞女的裙。层层的叶子中间，零星地
点缀着些白花，⋯⋯正如一粒粒的明珠，又如碧天里的星星。”“曲曲折折”、
“田田”、“亭亭”、“层层”、“粒粒”、“星星”的叠音词，“就在回
环跌宕的优美旋律中”，把荷叶和荷花那动人的形态和状貌表现出来了。
王国维在《人间词语》中指出：“双声叠音之论，盛于六朝，唐人犹多
用之。”意思是叠音词的说法，在六朝开始兴盛，到了唐朝用得就更多了。
晋朝多才多艺的刘越石还有一曲退胡兵的传奇故事呢！据说有一次胡兵已侵
入我边境地区，并把一座城池重重包围，人们都束手无策。就在这种情况下，
刘越石却不慌不忙地登上城楼，面对城下的敌军，徐徐吹奏起婉转动听、如
泣如诉的乐曲来。胡兵听了人人长叹，个个流泪，并纷纷逃去。这个故事可
以说明音乐有着震慑人心的巨大力量，叠音词如果运用得当，也能在语言里
呈现出像音乐一样的旋律和节奏美。



打开词语锤炼的迷宫
   

词语锤炼与诗词例话一个常见的词语，经过艺匠经营，或赋予新的意义，
或扩大使用范围，或改变原有的性质，用起来显得准确、鲜明、生动、简练、
义蕴丰富，这就是语言的锤炼。在这方面，古代和现代的一些语言大师，为
我们留下了许多生动的故事。
唐代诗人贾岛，有一天在长安街上骑着毛驴边走边吟《题李凝幽居》的
诗，诗中第四句“僧推月下门”的那个“推”字，又欲锤炼为一个“敲”字，
他边走边吟，“推”“敲”未定，在驴背上还不时做着手势。恰巧韩愈乘大
轿而来，贾岛毫无觉察，两手还做“推”“敲”之势。韩愈问明原因，为他
酌定了个“敲”字。“敲”字好在哪里呢？既是“月下”，李凝的幽居并非
虚掩，“敲”可唤出主人，“推”则没有用处；“推”不会发出声响，“敲”
门声响亮，又富于一种音乐美。
鲁迅在《惯于长夜过春时》这首律诗中，原来的五、六两句是“眼看朋
辈成新鬼，怒向刀边觅小诗。”写好后，鲁迅觉得“眼看”“刀边”等词语
不能准确地表达自己当时的思想感情，便将“眼看”改成了“忍看”，将“刀
边”改成了“刀丛”。“眼看”比较消极、无奈，“忍看”是不忍看的意思，
蕴含着鲁迅对国民党反动派的刻骨仇恨和对革命先烈的深深悼念之情；“刀
边”改为“刀丛”，更能展示当时的黑暗现实。可见，语言的锤炼与不锤炼，
其境界大不相同。
动词的点睛与名词的连贯 动词的锤炼，能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有位同
学在描绘蝴蝶飞翔的情景时，曾改动过许多次，他从“飞”、“剪”、“横”
等动同中选来选去，经过反复推敲斟酌，最后才定下个“舞”字，就把蝴蝶
在特定条件下的形态状貌十分贴切逼真地表现出来了。王安石写过一首题为
《泊船瓜州》的诗，诗中第三句“春风又绿江南岸”的那个“绿”字，并非
妙手偶得，而是经过再三锤炼：先用“到”，觉得只是春风本身的状态；后
用“过”和“入”，认为比较平板；再用“满”，还是缺乏色彩性，最后才
选定了这个“绿”字。而这个“绿”字，不仅有色彩，有情态，显示了景物
的具体形象和变化过程，而且还表现出了作者思乡怀亲之意，真是锤炼出一
个动词“绿”，使这首诗的境界全出。
名词的锤炼，能加强词语的整体美。比如徐迟在《地质之光》的原稿中
写道：各种印象，新鲜而又庄严，使他目不暇给，驰魂夺魄。”这时的名词
“印象”指现实生活留在人们头脑中的迹象，跟“使他目不暇给”这几个词
语搭配不上。因此，作者在定稿时将“印象”改为“景象”。名词“景象”
是指有形态，有状貌的生活形象，跟“使他目不暇给”前后连贯，搭配恰当，
能给一种特有的和谐美。
形容词的生动与代词的指代形容词的锤炼，能增强语言的生动性。比如
魏巍在《谁是最可爱的人》的原稿中写道：“他长着一副微黑透红的脸膛，
稍高的个儿，站在那里，像秋天田野里一株红高梁那样的淳朴可爱。”这里
的“稍高”是形容词，只能表现人物的“个儿”。作者在定稿时，经过反复
推敲，把“稍高”改成了“高高”，除形容人物的身材外，还洋溢着作者对
笔下人物的喜爱之情。又比如鲁迅《（坟）题记》原稿中的一句：“这是没
有如此便宜的，也给他放一点讨厌的东西在眼前。”作者在定稿时，对“讨
厌”这个形容词进行了几番锤炼，将“讨厌”改为“可恶”，不仅加深了词



语的感情色彩，同时还增加了生动性。
人称代词“他”锤炼时必须注意所代明确。比如叶圣陶《倪焕之》原稿
中的一句：“他又跑到冰如那里，却真有结伴的意思。”这里的“他”字在
句首，前面的几句话里又涉及到几个人物，容易引起读者的误会，所以作者
在定稿时把“他”改为“树伯”，文章所代也就明确了。指示代词“这”和
“那”前者指代较近的时间、地点和事物，后者指代较远的时间、地点和事
物。在锤炼时，一定要认真推敲，再三辨析，不要把它们混同起来。
量词的新鲜与副词的适宜量词是表示人、事物或动作单位的词。量词也
经常出现在我们的生活中。宋朝的大文学家欧阳修，晚年自称“六一居士”。
有人问欧阳修，为什么要用“六一”这两个量词呢？欧阳修回答说：“我家
藏书一万卷，集录三代以来的金石遗文有一千卷，还有琴一张，棋一局，常
常还得喝一壶酒，⋯⋯再加上我这个老头，在这五件东西中间养老，不就是
六一了吗？”（引自《数字的妙用》）李白描写庐山瀑布的名句“飞流直下
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就是通过量词的夸张，表现出庐山瀑布的奇特
景观。柳宗元也用“一身去国六千里，万死投荒二十年”的量词来表达自己
思想感情的。可见，量词锤炼得好，同样能给人以新鲜感，同样能使语言妙
趣横生。量词“个”的适应性很强，因此在使用时要特别注意。比如叶圣陶
把“整理一个安静的书室“中的”“一个”，改为“一间”；在“镇守使的
衣袋里有个单子”中的“有个”，改为“有张”；“把两个眼珠子”中的“两
个”，改为“两颗”，把“有一个床”中的“一个”，改为“一张”；把“一
个塑像”中的“一个”改为“一尊”等等，都是锤炼量词方面的典型例子。
副词的锤炼要程度适宜。比如鲁迅《四论“文人相轻”》原稿中的一句：
“荒场上又有变戏法的，石头变白鸽，坛子装小孩，本领本是不很强。”这
里的“本是”属于副词，语意肯定，显得生硬。作者经过再三斟酌，将“本
是”改为“大抵”，表示情况不十分精确，语气也比较和缓。要呼应自然。
比如叶圣陶在《饭》原稿中写道：“十几副桌椅一张破旧的长方桌外，屋内
更没别的东西。”这里的“更”是副词，同“外”搭配不上。因此，作者经
过反复锤炼，将“更”改为“再”，不仅呼应自然，而且语句也通顺流畅。
副词的锤炼，还应接近口语，从而“使所选副词跟整句话甚至整篇文章的风
格协调”起来。
连词的有无与语气词的“色彩”《宋稗类钞》中记载着这样一则故事：
有人请欧阳修写了一篇《昼锦堂记》的文章，主人看了赞不绝口。可几天后，
欧阳修派人要把文章底稿取回，并说明要对原稿进行删改。等主人再次阅读
这篇文章时，发现别的地方原封不动，只将“仕宦至将相，富贵归故乡”两
句，改为“仕宦而至将相，富贵而归故乡”。即在句子中加了两个连词“而”，
其意义虽然没有变化，但读起来章节和谐，脉胳连贯。《文章的修改艺术》
里也记载了一个故事，说魏巍写作《谁是最可爱的人》这篇文章时，先写了
“他走到屋门口，可是屋门口的火苗呼呼的，已经进不去人，⋯⋯”然后又
将句中的连词“可是”挥笔删掉。显然删掉好，好在前后两个分句连得更紧，
好在更能反映当时的紧迫情况，好在句子也更接近口语。可见，连词的用与
不用，要从文章实际出发。
语气词能帮助语气的表达，能在语调的基础上增加“色彩”。比如袁鹰
《井冈山记·青山翠竹》原稿中的一句：“快些送我们下山去吧，莫要让我
们等老了，祖国社会主义建设多么需要我们！”这句话中没有语气词，读起



来缺少感情色彩。作者在锤炼语言时，在句后加上语气词“啊”，其效果就
大大不同了。又比如王愿坚在创作《普通劳动者》时，先写了“他这鼓动工
作挺不错，那件事和眼前的情景还很有些想象呀！”然后又将句尾的语气词
“呀”改为“呢”。“呀”字不合变音规律，读起来不自然：用“呢”更亲
切，更富于感情色彩。



六种句子成分
   

汉语有六种句子成分：主语、谓语、宾语、定语、状语、补语。因为句
子的主要意思靠主语、谓语、宾语来表达，所以称为主要句子成分；定语、
状语、补语，在句子中起修饰补充作用，是次要句子成分。例如：“（枣红）
马（在碧绿的原野上闪电般）奔跑。”这句话，去掉括号里的修饰成分，基
本意思仍然可以明白，就是“马奔跑”。但如果去掉了“马”（主语）和“奔
跑”（谓语）这两个句子成分，剩下括号里的语词就令人莫名其妙了。但这
决不是说定语、状语、补语等次要句子成分就可有可无，无关紧要了，一句
话要表达得严密而且生动形象，往往要靠这些次要句子成分。如只说“马奔
跑”，虽然意思也正确、明白，但太简单、太平淡。而说成“枣红马在碧绿
的原野上闪电般奔跑”，不仅指明了“什么样的”马和马“在什么地方”、
“什么样的地方”、以及“怎样”奔跑，连马的色彩、动势、草原的风貌，
也都有声有色地表现出来了，给人以身临其境之感。因此，认识句子的主要
成和次要成分，对口头语言表达能力和书面语言表达能力都有帮助。
另外，它还可以帮助我们正确地阅读，准确而简便地认识较复杂的句子
的语法，以及比较隐蔽的病句，从而提高我们语法水准。如：“洒满月光的
高山枕着大海和星星静静地睡着了。”先找出这个句子的主干：高山⋯⋯枕
着⋯⋯大海⋯⋯星星⋯⋯睡着了。从这条主线里，我们一眼就可以看出谓语
“枕着”与宾语“星星”搭配不当。如果在“星星”后面加“顶着”，或干
脆把“星星”去掉，这个句子就通顺了。我们可以把这种通过找主要句子成
分来认识句子语法是否正确的方法，叫作“删繁就简法”。


